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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前
幾
日
，
我
收
到
正
在
德
國
養
病
的
阿
利
莫
夫
大
使

的
電
郵
。
他
是
塔
吉
克
斯
坦
前
外
長
、
現
任
駐
華
大
使
，

也
是
我
的
好
朋
友
。
他
在
病
榻
上
寫
道
：﹁
親
愛
的
樹

廣
：
我
支
持
你
改
後
的
書
名
︽
跨
越
帕
米
爾
的
友

誼
︾
，
並
建
議
將
副
題﹃
塔
中
建
交
二
十
二
周
年
回
顧

與
思
考﹄
，
改
為﹃
思
考
與
展
望﹄
…
…﹂
我
的
思
緒
像
一

下
子
飛
到
帕
米
爾
高
原
。

帕
米
爾
，
古
稱
蔥
嶺
，
喜
馬
拉
雅
山
、
興
都
庫
什
山
等
五

大
山
系
匯
聚
於
此
，
號
稱﹁
亞
洲
屋
脊﹂
。
它
還
是
古
絲
綢

之
路
南
路
的
必
經
之
地
，
唐
玄
奘
西
天
取
經
，
曾
路
過
這

裡
。
一
九
九
二
年
一
月
四
日
中
塔
建
交
後
，
帕
米
爾
成
為
兩

國
人
民
友
誼
的
象
徵
。

我
曾
多
次
去
塔
國
採
訪
，
也
是
首
個
去
戈
爾
諾
︱
巴
達
赫

尚
首
府
霍
羅
格
戰
區
採
訪
的
中
國
記
者
，
去
之
前
，
駐
當
地

大
使
館
的
朋
友
都
勸
我
別
拿
性
命
冒
險
。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上
中
期
，
塔
國
深
陷
內
戰
，
但
人
們
依
舊
樂
觀
開
朗
，
每
天

有
大
饢
︵
一
種
中
亞
麵
餅
︶
和
紅
茶
相
伴
，
就
會
載
歌
載
舞
，
享
受
生

活
。
正
是
不
向
苦
難
低
頭
的
樂
天
性
格
，
讓
我
喜
歡
上
塔
吉
克
人
，
始

終
關
注
她
的
發
展
變
化
。

第
一
次
去
塔
國
是
一
九
九
四
年
十
一
月
，
人
大
副
委
員
長
司
馬
義
．

艾
買
提
率
中
國
政
府
代
表
團
訪
塔
，
成
員
有
戴
秉
國
副
外
長
︵
後
來
的

國
務
委
員
︶
等
，
我
作
為
記
者
隨
同
採
訪
。
首
都
杜
尚
別
的
大
街
上
，

坦
克
和
裝
甲
車
隨
處
可
見
，
半
夜
不
時
傳
來
槍
聲
。
我
們
住
的
國
賓
館

無
熱
水
，
因
缺
乏
過
濾
設
施
，
加
之
山
洪
時
常
暴
發
，
自
來
水
管
裡
流

出
的
水
泛
着
土
黃
色
，
房
間
內
的
電
話
也
無
法
使
用
。

代
表
團
中
有
一
位
特
殊
團
員
，
是
新
疆
塔
什
庫
爾
幹
塔
吉
克
自
治
縣

的
塔
吉
克
族
縣
長
。
一
路
上
，
他
像
導
遊
一
樣
介
紹
塔
吉
克
民
族
的
風

俗
習
慣
，
大
家
都
喚
他
電
影
︽
冰
山
上
的
來
客
︾
主
人
公
阿
米
爾
的
名

字
。﹁
阿
米
爾﹂
讓
我
知
道
，
中
國
塔
吉
克
人
住
在
帕
米
爾
的
東
邊
，

是
塔
吉
克
族
的
七
大
部
落
之
一
，
崇
拜
火
，
而
前
蘇
聯
的
塔
吉
克
人
住

在
帕
米
爾
西
邊
，
二
者
同
宗
同
族
，
而
且
阿
富
汗
、
伊
朗
和
前
蘇
聯
各

國
都
有
塔
吉
克
人
居
住
。
我
的
家
鄉
是
哈
爾
濱
，
也
是
冰
雪
的
世
界
，

所
以
，
銀
裝
素
裹
的
帕
米
爾
讓
我
倍
感
親
切
。

一
九
九
六
年
九
月
十
三
日
，
我
在
拉
赫
蒙
總
統
正
式
訪
華
前
夕
，
專

程
去
杜
尚
別
對
他
進
行
獨
家
專
訪
。
採
訪
進
行
了
半
個
多
小
時
，
他
耐

心
地
一
一
回
答
。
當
晚
，
國
家
電
視
台
在
頭
條
播
發
了
我
的
採
訪
。
令

我
失
望
的
是
，
人
民
日
報
見
報
稿
卻
只
有
三
百
多
字
。
這
也
從
一
個
側

面
反
映
出
當
時
中
國
與
中
亞
國
家
關
係﹁
不
太
熱﹂
的
現
實
。

但
是
，
中
國
與
中
亞
關
係
已
今
非
昔
比
，
習
主
席
提
出
建
設
絲
綢
之

路
經
濟
帶
的
構
想
更
使﹁
中
亞
熱﹂
急
劇
升
溫
。
今
年
九
月
下
旬
，
習

主
席
將
對
塔
國
進
行
國
事
訪
問
，
阿
利
莫
夫
大
使
正
在
緊
張
地
籌
備
這

次
訪
問
。
八
月
下
旬
，
我
與
大
使
合
著
的
︽
跨
越
帕
米
爾
的
友
誼
︾
一

書
將
在
香
港
出
版
，
願
它
化
作
一
扇
小
窗
，
讓
你
窺
見﹁
帕
米
爾
山

國﹂
多
姿
多
彩
的
身
影
！

夢回帕米爾

鄧
羽
公
被
譽
為
粵
港
派
技
擊
小
說
的
開
山
祖

師
，
是
第
一
位
將
晚
清
反
少
林
小
說
︽
萬
年
青
︾

重
新
改
寫
的
作
家
。
其
後
尾
隨
的
有
崆
峒
、
我
是

山
人
等
，
掀
起
了
一
股
少
林
小
說
的
熱
潮
。
我
們

都
知
道
，
鄧
羽
公
是
小
報
聖
手
，
是
︽
成
報
︾
老

闆
何
文
法
的
外
父
，
但
可
惜
的
是
，
對
他
的
生
卒
年

卻
無
從
知
悉
，
也
無
從
訪
查
。

一
九
九○

年
代
，
魯
金
曾
對
我
說
，
屢
次
想
訪
問

何
老
闆
而
不
得
，
只
說
鄧
羽
公
極
有
可
能
歿
於
一
九

六○

年
代
。
我
曾
問
與
鄧
羽
公
胞
弟
相
熟
的
方
寬

烈
，
他
說
是
死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
可
是
，
我
曾
看
過

陳
焦
桐
一
九
六
八
年
主
編
的
︽
新
武
俠
天
地
︾
，
第

一
期
︵
四
月
二
十
日
出
版
︶
有
預
告
說
：﹁
︽
新
武

俠
天
地
︾
聘
請
大
武
俠
小
說
家
，
特
撰﹃
袖
珍
武
俠

小
說﹄
下
期
發
表
。﹂
到
第
二
期
︵
四
月
三
十
日
出

版
︶
果
見﹁
大
武
俠
小
說
家﹂
出
場
了
，
他
就
是
凌

霄
閣
主
。

凌
霄
閣
主
就
是
鄧
羽
公
。
即
是
在
一
九
六
八
年
，

鄧
羽
公
仍
然
在
生
。
他
的
袖
珍
武
俠
︿
大
情
俠
﹀
，

只
有
五
百
多
字
，
講
了
一
個
離
奇
卻
頗
為
完
整
的
故

事
。
到
了
第
三
期
︵
五
月
十
日
出
版
︶
，
又
推
出
了

︿
大
刀
俠
﹀
；
還
有
一
篇
未
完
、
短
短
百
餘
字
的
︿﹁
雁
落
平

沙﹂
最
怕﹁
鎖
喉
槍﹂
﹀
，
署
名
天
涯
浪
客
。
我
手
上
只
有
這

三
期
，
第
四
期
如
何
，
不
得
而
知
了
。
天
涯
浪
客
也
是
鄧
羽
公

的
筆
名
，
第
三
期
還
刊
有
他
的
短
篇
︿
血
手
嬌
娃
﹀
。
︽
新
武

俠
天
地
︾
三
十
二
開
，
薄
薄
一
冊
只
六
十
餘
頁
，
鄧
羽
公
成
了

主
要
作
者
。
其
卒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實
不
可
信
。

鄧
羽
公
筆
名
極
多
，
多
年
前
，
我
曾
寫
了
一
篇
︽
粵
港
派
雙

雄
︱
︱
大
檔
頭
何
文
法
、
大
寫
手
鄧
羽
公
︾
的
文
章
，
考
證
出

他
的
筆
名
除
上
述
的
凌
霄
閣
主
、
天
涯
浪
客
外
，
還
有
忠
義
鄉

人
，
佛
山
人
，
我
是
佛
山
人
，
倒
翁
；
文
內
還
說
，
他
主
編
的

︽
石
山
︾
報
，
還
有
很
多
署
名
，
如
炮
天
雄
、
下
野
走
卒
、
凌

頌
覺
、
蓬
頭
客
、
桑
白
、
茯
岑
、
卵
害
、
浪
客
、
張
天
師
等
，

是
否
為
鄧
羽
公
，
那
還
待
考
證
。
當
年
的
粵
港
小
報
，
多
為
一

人
或
二
人
包
攬
整
張
報
紙
的
撰
稿
者
，
鄧
羽
公
這
個﹁
大
寫

手﹂
，
想
亦
如
是
。
近
得
一
些
剪
報
，
從
一
些
專
欄
回
憶
文

字
，
證
實
其
中
的﹁
凌
頌
覺﹂
又
是
鄧
羽
公
。
在
︽
石
山
︾
報

中
，
凌
頌
覺
寫
的
是
︿
怪
醫
冇
天
裝
﹀
，
內
容
是
說
這
位
怪
醫

留
下
一
本
秘
籍
︽
菓
肉
本
草
︾
，
凌
頌
覺
即
據
這
秘
籍
來
寫
以

奇
異
手
法
醫
病
的
故
事
。

鄧
羽
公
早
在
廣
州
辦
︽
羽
公
報
︾
時
，
便
以
凌
頌
覺
這
筆
名

寫
︿
怪
醫
冇
天
裝
﹀
了
。
不
說
不
知
，
鄧
羽
公
的
祖
父
和
父
親

都
是
醫
師
，
在
佛
山
懸
壺
濟
世
。
他
幼
承
庭
訓
，
也
懂
醫
理
。

一
九
五○

年
代
，
他
除
筆
耕
外
，
還
在
灣
仔
莊
士
頓
道
一
幢
舊

樓
的
二
樓
，
開
設
醫
館
行
醫
，
卻
非
以
鄧
羽
公
之
名
，
而
是
以

凌
頌
覺
這
個
筆
名
。
當
年
的
街
坊
，
皆
呼
他
為
凌
醫
師
，
而
不

知
他
是
個
作
家
。

按
他
一
九
二○

年
代
末
、
三○

年
代
初
在
廣
州
辦
報
、
寫
作

來
估
算
，
到
一
九
六○

年
代
，
應
有
七
十
餘
八
十
歲
。
然
正
確

的
生
卒
，
迄
無
證
據
。
當
年
的
通
俗
作
家
，
要
考
證
其
生
平
，

實
是
難
、
難
、
難
矣
哉
。
又
豈
獨
鄧
羽
公
乎
！

鄧羽公是醫師

由
英
國
出
發
到
丹
麥
，
兩
小
時
已
飛
到
首
都
哥
本

哈
根
。
晚
上
九
時
依
然
有
陽
光
，
街
上
行
人
不
多
，

記
得
十
多
年
前
第
一
次
到
此
地
，
導
遊
興
奮
大
叫

﹁
今
晚
好
熱
鬧
，
街
尾
有
兩
個
人
。﹂
非
常
寧
靜
的

國
度
。
原
來
丹
麥
人
都
很
深
閨
，
喜
愛
家
庭
生
活
，

愛
吃
住
家
飯
，
極
少
有
應
酬
。
長
者
會
為
子
女
帶
孩
子
，

本
該
幸
福
，
可
惜
這
裡
福
利
太
好
，
年
輕
人
無
甚
奮
鬥
目

標
，
平
淡
過
頭
胡
思
亂
想
，
惹
出
失
眠
、
抑
鬰
症
來
，
近

年
他
們
開
始
選
擇
以
針
灸
治
療
。

年
輕
針
灸
師
秦
元
浩
先
生
告
知
丹
麥
全
國
約
有
一
千
間

針
灸
診
所
，
華
人
佔
百
分
之
五
，﹁
在
此
西
方
醫
學
世

界
，
他
們
曾
將
某
些
中
草
藥
研
究
化
驗
，
發
覺
都
有
強
力

藥
性
，
有
些
又
有
輕
微
毒
性
，
他
們
不
知
道
一
劑
藥
方
是

由
很
多
不
同
的
草
藥
混
合
而
成
，
一
起
煎
煮
就
會
得
出
治

病
的
效
果
。
幾
年
前
丹
麥
終
於
承
認
針
灸
治
療
，
不
少
康

復
的
人
都
主
動
到
報
館
將
經
歷
公
開
，
我
的
行
醫
故
事
就

這
樣
傳
開
了
。﹂

真
想
不
到
面
前
的
年
輕
人
抱
着
滿
懷
大
志
，
要
將
中
國

的
醫
術
和
文
化
帶
到
這
邊
。
難
怪
這
裡
的
人
都
很
尊
重
中

國
人
，
因
為
稅
項
很
重
，
知
道
我
國
人
民
勤
力
，
絕
對
不

會
坐
着
吃
人
家
的
福
利
金
。

丹
麥
人
友
善
，
購
物
卻
不
方
便
，
他
們
不
用
美
金
、
英

鎊
和
歐
羅
，
只
管
用
當
地
錢
幣
。
本
來
丹
麥
人
人
飲
自
來

水
，
樽
裝
水
廿
多
元
一
支
，
極
貴
，
但
，
身
為
遊
客
不
放
心
有
樣
學

樣
，
買
一
支
水
簽
了
一
次
信
用
卡
，
可
算
生
平
第
一
次
。

早
上
起
來
趁
未
到
時
間
開
展
波
羅
的
海
十
二
天
郵
輪
之
旅
，
到
處

走
走
，
看
見
城
中
不
少
中
國
人
面
孔
，
他
們
都
是
從
世
界
各
地
來
這

兒
準
備
上
船
的
旅
客
，
香
港
、
澳
洲
、
美
國
、
加
拿
大
、
內
地
的
。

大
家
都
開
始
追
尋
郵
輪
新
樂
趣
，
除
了
挑
選
航
線
之
外
，
還
會
着
意

不
同
大
小
郵
輪
的
賣
點
，
有
適
宜
退
休
人
士
的
，
活
潑
年
輕
人
的
、

安
靜
的
、
熱
鬧
的
，
任
君
選
擇
。
好
處
是
在
旅
途
中
不
用
拉
着
行
李

上
車
下
車
、
轉
酒
店
，
肚
子
餓
了
還
要
煩
惱
找
餐
廳
。
船
上
各
式
的

餐
廳
由
清
晨
至
深
夜
開
放
，
還
有
廿
四
小
時
服
務
的
沙
律
吧
和
薄
餅

小
食
，
一
應
俱
全
，
在
船
上
與
海
景
共
同
進
食
，
胃
口
特
佳
。

在
此
期
間
外
遊
，
心
裡
牽
掛
着
兩
件
事
：
世
界
盃
賽
事
可
能
在
波

羅
的
海
錯
失
了
！
怎
料
，
船
公
司
在
此
期
間
加
添
了
世
界
盃
直
播

台
，
更
可
到
十
六
樓
泳
池
旁
觀
賞
，
巨
型
電
視
播
放
着
，
球
迷
捲
着

毛
氈
吃
着
源
源
不
斷
送
來
的
爆
榖
，
一
起
高
呼
狂
叫
，
好
刺
激
！
另

外
香
港
七
一
回
歸
十
七
年
，
情
況
怎
樣
？
我
在
餐
廳
沈
思
之
際
，
有

年
輕
船
員
走
過
來
，
親
切
問
我
是
否
有
心
事
，
要
替
我
取
喜
歡
吃

的
，
好
窩
心
的
問
候
。
我
見
他
的
名
牌
國
籍
寫
上
烏
克
蘭
，
我
知
道

比
起
香
港
，
他
們
的
問
題
更
大
，
我
只
好
回
答
，
我
怕
吃
胖
，
所
以

皺
眉
。
大
家
哈
哈
笑
了
，
實
在
我
一
直
懷
念
往
日
獅
子
山
下
互
相
扶

持
尊
重
的
香
港
。

丹麥印象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西
裝
加
背
囊
，
一
度
是
日
劇
裡
型
男
上
班
的
標
準

裝
扮
。
不
過
根
據
一
位
八
十
後
女
同
事
描
述
，
在
地

鐵
和
巴
士
上
非
禮
女
生
的
男
人
，
很
多
是
揹
背
囊
、

貌
甚
斯
文
的
年
輕
西
裝
友
。
女
同
事
做
外
展
工
作
，

幾
乎
每
天
都
在
街
上
跑
，
在
公
共
交
通
花
不
少
時

間
，
她
的
話
很
值
得
各
位
姐
妹
兄
弟
參
考
。

據
她
意
見
，
這
類
人
穿
西
裝
，
是
讓
人
降
低
警
覺
；
帶

背
囊
，
是
為
了
好
遮
掩
，
方
便
雙
手
有
所
動
作
。
當
然
，

並
非
所
有
穿
西
裝
揹
背
囊
者
都
是
這
種
人
，
大
家
不
必
對

號
入
座
。
不
過
一
般
女
生
以
為
色
狼
都
是
中
年
猥
瑣
阿
伯

的
印
象
，
則
未
必
正
確
。

我
想
很
多
年
輕
女
生
都
見
過
公
共
交
通
上
發
生
非
禮
事

件
，
甚
至
自
己
也
經
歷
過
，
這
種
事
確
實
令
人
憤
怒
，
也

必
須
舉
報
，
讓
色
狼
得
到
懲
罰
。
但
怎
樣
才
能
抓
住
他

們
，
原
來
有
學
問
。
女
同
事
說
有
次
她
在
巴
士
上
層
就
遇

見
色
狼
，
她
一
發
現
他
雙
手
有
動
作
，
馬
上
跑
到
下
層
，

邊
高
聲
大
罵
：﹁
你
個
死
鹹
濕
佬
！﹂
可
惜
當
時
巴
士
剛

到
站
，
色
狼
見
事
敗
，
急
忙
從
上
層
衝
下
來
，
混
在
其
他

乘
客
中
下
了
車
。
司
機
也
無
法
幫
忙
，
白
白
放
了
他
。

後
來
她
問
人
，
才
知
道
原
來
很
多
公
共
交
通
機
構
，
都

有
一
套
既
定
方
法
應
付
這
些
情
況
，
不
讓
這
種
人
逃
得
那

麼
容
易
。
她
說
應
該
先
不
動
聲
色
到
下
層
去
，
跟
車
長
說

發
生
了
狀
況
，
車
長
自
會
有
程
序
處
理
，
最
重
要
是
不
讓

犯
事
人
有
機
會
趁
巴
士
停
站
開
門
而
逃
去
。
地
鐵
相
信
也
有
既
定
程

序
處
理
這
些
事
，
重
點
也
是
不
要
讓
他
們
趁
列
車
開
門
時
混
在
人
群

中
離
開
。

女
同
事
問
，
這
些
人
做
這
些
事
都
是
甚
麼
心
態
。
我
想
是
一
種
權

力
的
表
現
吧
，
越
是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沒
有
自
信
的
人
，
越
是
會
做
出

這
種
行
為
去
確
定
自
己
。
其
實
不
但
傷
害
別
人
，
對
自
己
也
是
製
造

孽
障
，
還
是
早
早
回
頭
為
是
。

記
得
中
學
時
，
學
校
在
個
新
區
，
龍
蛇
混
雜
。
有
天
我
們
一
群
同

學
出
外
午
飯
，
有
個
同
學
無
端
被
個
迎
面
而
來
的
男
人
掌
摑
了
一

巴
；
另
有
一
次
，
有
個
男
人
無
端
朝
同
學
背
上
吐
了
一
大
口
痰
。
人

際
間
的
欺
凌
，
我
們
都
有
責
任
去
正
視
和
抵
制
。

西裝加背囊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二○

一
四
年
追
櫻
停
不
了
！

二
月
中
旬
的
台
中
武
陵
農
場
；
四
月
上

旬
的
日
本
關
西
廣
島
、
韓
國
釜
山
；
五
月

上
旬
終
於
輪
到
日
本
東
北
、
北
海
道
。

櫻
樹
開
花
由
南
而
北
，
乘
着
日
本
氣
象

廳
的
櫻
訊
預
告
，
追
櫻
一
族
便
能
準
確
掌
握
花

期
只
有
一
周
的
櫻
花
滿
開
時
刻
，
規
劃
賞
櫻
行

程
，
但
有
時
也
需
即
時
與
天
氣
互
動
，
靈
活
調

節
各
賞
櫻
名
所
的
造
訪
先
後
，
才
能
盡
興
！

日
本
東
北
的
賞
櫻
景
點
，
集
中
在
青
森
和
秋

田
兩
縣
。
青
森
縣
的
弘
前
城
公
園
是
賞
櫻
名
所

百
選
，
秋
田
縣
內
號
稱
小
京
都
的
角
館
，
櫻
花

滿
開
下
的
武
家
屋
敷
和
檜
木
內
川
堤
充
滿
古
都

氛
圍
，
自
然
成
為
追
櫻
的
必
到
景
點
。
還
有
已

闊
別
三
年
，
青
森
黃
金
崎
的
不
老
不
死
溫
泉
、

秋
田
乳
頭
溫
泉
鄉
的
鶴
之
湯
，
當
然
也
要
安
排

在
行
程
內
。

已
有
無
數
次
北
海
道
賞
楓
紅
、
觀
雪
白
的
經

驗
，
唯
獨
鮮
有
賞
櫻
機
會
！
此
回
花
訊
適
時
，

又
怎
能
錯
過
？
！
函
館
的
五
稜
郭
公
園
、
松
前
的
松
前

城
、
札
幌
的
北
海
道
神
宮
，
滿
開
的
櫻
花
正
等
着
呢
。

乘
下
午
航
班
往
日
本
，
東
京
睡
一
晚
，
翌
早
即
乘
東
北

新
幹
線
火
車
往
青
森
縣
弘
前
市
，
滿
開
已
近
一
周
的
櫻
花

已
開
始
散
落
，
但
在
弘
前
城
卻
得
睹
奇
景
。
櫻
瓣
散
落
鋪

滿
城
前
的
護
城
河
，
驟
看
似
是
滿
鋪
白
雪
的
小
路
！
弘
前

公
園
內
，
以
八
重
枝
垂
櫻
為
多
，
還
是
紅
色
枝
垂
，
美
得

很
！特

意
多
留
在
弘
前
市
一
個
上
午
，
去
看
日
本
這
兩
個
重

要
的
文
化
財
富
。
最
勝
院
的
五
重
塔
名
不
虛
傳
，
櫻
花
圍

繞
下
頗
見
氣
勢
；
長
勝
寺
坐
落
在
兩
旁
寺
院
無
數
的
禪
林

街
盡
頭
，
逾
六
百
年
歷
史
的
建
築
群
，
自
然
出
類
拔
萃
，

這
裡
的
三
門
、
嘉
元
鐘
、
靈
廟
、
庫
里
、
本
堂
、
御
影
堂

均
被
評
為
國
家
重
要
文
化
，
遊
走
其
中
，
濃
濃
的
感
受
到

莊
嚴
肅
穆
的
氛
圍
！

追櫻停不了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有人說，超凡才能脫塵，很多人有這樣的認
識，且開始清高起來，自此以為自己與眾不同，
其實不過如此。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超凡之心的，
但幾乎每個人都能享受脫塵之境，這便是一個人
的寧靜。能夠安於「靜」，是福氣，也是一種人
生的開悟。靜的本身，就是一種深入思想的文
化。有人能身處鬧市，卻做到外面的繁雜閉耳不
聽。
身在鬧市，卻如遠離之心，將一切市聲置之身
外，自然不能前來侵襲。這不是經過幾天幾夜就
能修來的功夫，而是他們本身就具有恬然的心
境，超然的定力。擁有一些修養，才得一份恬
靜。所以古人會說性由心生。佛教文化源遠流
長，它滲透在中國人的生活中，影響了我們的生
活觀念和習慣。不是每個人都擁有這樣的心境，
因此也不是每個人不受外力干擾，能夠做到自我
調節情緒、淨化心靈等多方面需求。
我有一個朋友，性格外向，活潑開朗，但偶爾
也喜歡靜。活潑時，繪畫寫字，賦詩作文，無所
不好。安靜時，幾乎聽不到他的動靜。也正因為
他的靜，靜得非常有個性，每當有什麼活動，我
們都喜歡叫上他。他能發現許多我們發現不了的
東西，展示出一定的觀察力。這些觀察力，包括
了他對自然景色的熱情。
一個安於靜，喜歡觀察，樂於欣賞的人，必有

一顆善良的、愛美之心。每當出門遊玩的時候，
總會拍一些照片上傳到空間裡。雖然花朵那麼微
小，但在近距離的拍攝下，那花瓣卻大如掌心，
佔滿了我們的視覺。相片上傳之後，我的朋友們
看到了，紛紛跟隨留言，讚歎那些粉紅的、大紅
的，象徵着永恆的春光，美好的日月，這些美麗
的畫面，彷彿將時光定格了似的。
那些瑣碎而細小的，幾乎沒人發現過的自由的

生命，在相片中充滿了蓬勃的生機，無不點綴着
碧綠流翠的畫面。經歷了一個蒼白的冬天，這些
走向季節深處的事物，它們的千姿百態多麼令人
感動。比如一叢恣意生長的小草，一隻憨態可掬
的昆蟲，一片毫無奇趣的山野，都會成為我們眸
光中流動的風景。
有天去山裡，在上山的路上，我發現只要看到
幾朵不起眼的小花，他就隨手用手機拍下，發送
到微信。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生活的兩面，一
面是嚴謹，一面是對生活的朝氣蓬勃。試想，春
天不是對哪個人而來的，花兒的開放也不是只對
哪個人開，人們面對的只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花
樹，卻忽略了比那些花樹更有意味的草木春秋。
那天，他繼續往山上走，發現一對蝸牛攀援在
兩根舊年的草梗上，緩慢地湊到一起，用觸角相
互撫摸，繼而深深地緊緊地纏繞在一起。這個情
景也令他稱奇，這幅畫面讓他捕捉到了，同樣拍

照發到微信，引來大家無數的感嘆。或許，這就
是動物間的愛，在我們看不懂的世界裡，一些動
物也和我們人類一樣，去細細地感受着，毫無防
備地「愛」着。
這一幅幅畫面，竟然讓人覺得那麼有趣。動物

之間平和相處的方式，竟是那麼令人羨慕。這讓
我覺得，我深深喜歡着他的單純，渴慕着他的天
真。
那天上山的路上，還有幾位好朋友，他們也端
着手機，可除他之外，再沒人發現過什麼，一朵
花或一根草，在眼裡都變得那麼普通，更不必說
兩隻可愛的蝸牛，還有蝸牛親吻在一起的照片
了。這樣的情景，我竟都不能發現。這是一顆什
麼樣的悠閒之心呢？
之後他說，如果走得不太匆忙，他還可以感受

更加微小的事物，感受到更加細小的情節，比如
聞到草香。說完，他把手順風揚起，在鼻端輕輕
一揮說，你看，我現在就已聞到了草香！草香，
草本身有着特別的氣味。那些淺淺鋪展的青草，
不光是季節的點綴，不光能夠覆蓋土地，保護植
被，它還有淨化空氣的作用，與田野中城市裡那
些碩大而粗壯的樹木相比，草的氣息更加濃厚，
更加清新怡人。
由此印證了一句話：好的風景就藏於你的腳

下、內心，只要你能及時發現且由衷地愛它欣賞
它。然而，那些花香一般很輕，需要凝心駐足，
凝思，才能夠感覺體會到周圍存在的異處。
很多人覺得自己很累，經濟上的利益追逐，讓
他們疲累不堪。有人因經濟不好而歎息，有人因
事業受阻而垂頭喪氣。有人終於擁有不菲身家，

操勞半生之後，身染重疾，不得不放棄所有慾
望，接受人生當中漫長的也是短暫的治療，甚至
生命逝去。那些生命中只有經濟利益的人，是看
不到這些花草顏色的，亦聞不到這些青草之香。
思想自有一道重負，怎會輕易看淡放下一切的包
袱？
那些忽略世間美好的人，浪費的是時光，掠奪

的是自己的生命。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感受，性格也決定了心理的

差異，關鍵是不同個體獨特的體驗與實證。每個
人的心境不同，就不可能有相同的方式取決同樣
的問題。就比如我們飲茶。茶在杯中，每個人的
品味不同，決定了茶香濃淡的程度。各人飲各
水，卻有不同的感受。
換言之，內心豐富，精神自然就會豐富，擁有
豐富的精神世界，才能享受生命的愉悅。讓我們
靜下心來，慢慢欣賞人世間的一朵花，一株草。
心輕草亦香，就驗證了這個淺顯的道理。

心輕草亦香

百
家
廊

若

荷

天
氣
是
越
來
越
熱
了
。
暑
氣
蒸
燠
的
午
後
，
斟
一
杯

事
先
凍
過
的
菊
花
茶
，
小
口
呷
飲
，
那
種
魅
力
簡
直
無

法
抵
擋
。
冰
爽
沁
心
的
快
意
，
會
順
喉
而
下
，
瞬
間
導

遍
了
全
身
，
接
下
來
，
縈
繞
於
舌
尖
的
清
雅
菊
花
香
，

與
蜂
蜜
的
甘
甜
，
又
實
現
了
瑰
麗
的
會
合
。
人
於
此

際
，
會
真
切
地
感
受
到
什
麼
叫
化
平
凡
為
神
奇
，
因
為
接
下

來
的
大
半
天
時
間
，
好
心
情
都
有
可
能
是
由
這
杯
菊
花
茶
所

賜
。菊

花
茶
是
一
種
語
義
複
雜
的
飲
品
。
它
既
是
補
充
水
分
、

洗
滌
心
靈
與
味
蕾
的
涼
茶
，
亦
是
享
樂
主
義
生
活
的
美
學
飲

料
，
同
時
又
是
消
暑
下
火
、
維
持
身
體
平
衡
的
藥
用
湯
劑
。

菊
花
在
傳
統
醫
學
裡
被
認
為
有
疏
風
去
濕
、
清
熱
明
目
的
作

用
，
很
多
人
都
是
它
的
忠
實
信
徒
，
凡
遇
到
有
體
熱
上
火
的

症
狀
，
都
會
借
菊
花
來
平
衡
調
理
機
能
，
使
臟
腑
運
行
順

暢
，
疾
病
不
生
。
加
上
菊
花
是
性
情
溫
和
的﹁
涼
藥﹂
，
多

喝
也
不
會
傷
及
脾
胃
，
人
們
夏
日
解
渴
消
暑
，
也
常
會
借
菊

花
的
清
雅
香
氣
，
驅
散
炎
熱
天
氣
帶
來
的
煩
躁
。
即
使
想
要

營
造
優
雅
生
活
的
人
，
也
能
通
過
菊
花
泡
就
的
茶
飲
，
獲
得

一
種
小
資
消
費
的
親
暱
氣
息
，
完
成
風
雅
趣
味
的
自
我
塑

造
。

為
了
迎
合
人
們
的
需
求
，
菜
市
場
裡
賣
乾
蔬
雜
貨
的
地
方
，
一
年
四

季
都
能
買
到
優
質
的
乾
菊
花
，
壓
緊
成
了
薄
餅
狀
，
有
上
兩
三
片
，
一

個
夏
天
就
足
夠
了
。
經
過
沸
水
浸
泡
，
原
先
乾
萎
的
菊
花
，
就
在
水
裡

漂
浮
舒
展
開
來
，
每
一
朵
徐
徐
綻
放
的
花
蕾
，
都
像
是
一
個
親
和
的
笑

臉
。
若
是
直
接
清
飲
，
香
氣
酷
烈
，
但
口
感
會
略
為
淡
薄
，
且
有
舌
根

微
澀
的
感
覺
。
有
人
會
添
加
部
分
甘
草
和
枸
杞
，
以
兩
者
的
溫
性
，
中

和
菊
花
的
寒
性
，
加
上
甘
草
和
枸
杞
都
有
輕
甜
的
口
感
，
泡
出
來
的
茶

水
，
有
淡
淡
的
餘
甘
，
更
顯
品
味
不
俗
。
若
是
做
成
甜
飲
，
就
加
入
清

潤
而
不
甜
膩
的
冰
糖
，
冰
鎮
後
飲
用
，
清
涼
甜
美
，
是
夏
日
消
暑
的
上

佳
飲
品
，
凡
有
熱
氣
上
火
症
狀
的
人
，
來
上
一
杯
再
合
適
不
過
，
燥
熱

的
氣
息
會
一
時
俱
為
洗
淨
。

我
平
日
調
配
菊
花
茶
，
喜
歡
用
煲
煮
的
方
式
。
菊
花
一
經
煮
過
，
會

徹
底
散
碎
開
來
，
並
最
大
釋
放
出
味
，
滿
室
皆
為
飄
香
，
濾
滓
後
，
味

濃
醇
厚
。
由
於
味
道
太
濃
，
須
兌
入
適
量
的
蜂
蜜
，
口
感
才
會
有
質
的

飛
昇
，
變
得
柔
順
絲
滑
、
細
膩
甜
美
。
由
於
一
切
皆
取
於
自
然
，
蜂
蜜

的
天
然
芳
香
，
菊
花
蘊
蓄
的
陽
光
的
味
道
，
都
會
令
人
油
然
生
出
一
種

詠
歎
的
心
境
，
添
入
冰
塊
或
冰
鎮
後
飲
用
，
尤
為
清
爽
愜
意
。
喝
完
即

使
隔
了
半
天
打
嗝
，
喉
頭
裡
面
仍
然
瀰
漫
着
濃
濃
的
菊
花
香
。

蜂
蜜
菊
花
茶
必
須
保
持
新
鮮
，
因
菊
花
經
過
煲
煮
，
失
去
了
活
性
，

特
別
容
易
變
質
，
即
使
放
在
冰
箱
裡
冷
藏
，
隔
上
一
夜
也
會
變
味
酸

餿
。
而
且
就
算
放
了
幾
個
小
時
後
再
喝
，
也
能
明
顯
感
覺
出
味
道
的
不

同
，
香
氣
和
醇
厚
都
會
不
如
剛
煲
煮
出
來
的
時
候
。
這
種
不
折
衷
、
不

苟
且
，
對
品
質
有
着
明
確
預
期
的
屬
性
，
也
揭
示
了
菊
花
茶
所
蘊
藏
的

小
資
意
識
形
態
本
質
。

菊花茶 五味
人生
青 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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